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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全民化、新聞微觀化的時
代，網絡的發達、微博的興起、社交網站的蓬勃躍
進，讓人們愈來愈多用自己的方式去記錄這個時代的社
會，書寫社會中的時代意義。許多的動人故事，也在越來
越多的民間鏡頭中被記錄、講述和傳遞。而《老兵》就
是這樣一部紀錄片。

「技術與思想間，我選後者」

《老兵》這部紀錄片完成於年初，是靠三部單反相機完
成的，導演侯月燭，主創人員陳欣悅、馮立然、李玥，均
是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的「九十後」在校生。該片主要
講述了生活在武漢以及湖北沙洋農場的抗戰老兵的生活故
事，並且記錄下了今年春節前，民間志願者給老兵們送去
過節慰問品的鏡頭和故事。
片中，老兵們哼唱 抗戰救亡歌曲，撫摸 慰問品熱淚

盈眶，講述 自己當年的抗戰經歷；片中的志願者，則冒
嚴寒，登門拜訪，在致送禮品的同時，也面向鏡頭，講

述 老人們過去的淚水、笑聲、心願和期待。
「原本是老師佈置的作業，要求拍一部片子，在父親的

影響下，我就和自己的搭檔，選擇了拍攝關愛抗戰老兵這
個題材，沒想到會走紅。」作為《老兵》的導演，侯月燭
向記者介紹了拍攝《老兵》的初衷。「幸虧這是網絡時
代，有了社交網站的平台，我們才能將這部片子推出來。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放上網絡之後，會引起傳媒和社會如此
大的迴響，如果能夠讓更多人因《老兵》這部片子而加入
到關愛老兵的活動中去，將是我最開心的地方。」面對記
者的訪問，侯月燭很淡定、從容地評估 自己心目中《老
兵》這部片子的意義與價值。
侯月燭告訴記者，拍攝《老兵》，其父的影響不容低

估。她的父親，長期參與湖北地區關愛抗戰老兵的活動，
不論風吹雨打，總是活躍在第一線，直到生命的最後一
刻。「沒有父親，不會有這部片子，」侯月燭的回憶傷感
而動容。
侯月燭認為，抗戰已是一個歷史話題，但如何在新的時

代中，去闡述這場戰爭的意義，而又要避免簡單的民族主
義話語，則空洞的口號式說教，或是調侃式諷刺，都不能
客觀記述中國人當年的這場苦難。單反相機拍攝，雖然在
設備上似乎顯得簡陋了一些，但是，侯月燭告訴記者，
「在技術與思想內涵之間，我選擇後者。」作為一個未來
的媒體人，她對過度崇尚技術的拍攝手法，始終懷有警
惕。

志願者：我們有了動力

擔任《老兵》旁白的，是湖北志願者彭玉婷。曾多次在
內地媒體中宣講關愛老兵活動的她，面對記者，很堅定地
說：「拍攝《老兵》，在片中擔任旁白，一點也沒有太過
激動的感覺——因為淚水早已在最初接觸老兵時流乾，所
以更希望用平實、理性的語言，去向社會大眾講述一個
人、一段歷史的悲歡離合。」
「拍攝的那一天，真的好冷啊！因為不是拍電影，而是

紀錄片，所以真實感的動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在那麼
低的溫度下，早晨六點多就搭上了火車，前往老兵們的家
中，給他們送去過春節所需要的棉衣、油、牛奶、瓜子、
花生、糖果和生活補助款。」回憶起拍攝情境，彭玉婷仍
然很感慨——「因為要看望的老兵很多，要送的慰問品也
很多，所以陳欣悅、馮立然、李玥這些拍攝者們也幫助我
們一道將沉甸甸的民間愛心物資送到了老戰士們手中。」
因為展現了當前較為活躍的民間公益志願者，《老兵》

引起媒介輿論的關注，使得關愛老兵的工作順利、方便了
很多。彭玉婷介紹，在湖北地區，資助老兵們生活的各種
資金，主要來自關愛抗戰老兵網、志願者自我籌集。小額
募款，寫出了動人的大歷史故事，《老兵》的走紅，方便
了今後的募款，更提升了未來民間幫扶活動的知名度與正
當性。
「因為有了《老兵》，有了眾多媒體的關注、報道，我

們感受到了民間的愛心熱潮，感受到國人的熱情，因此，
對未來的義工活動，我們更加有信心。」彭玉婷告訴記
者。

鏡頭外，故事更感人

《老兵》中出現的一位重要志願者侯發明，便是導演侯

月燭的父親。因為罹患鼻咽癌，醫治無效，侯發明在本月
初病逝於武漢。在他的追思公祭會上，最為特別的一群送
別人士，就是那些曾經與他一道參加關愛抗戰老兵活動的
志願者。他的離去，讓那些深受紀錄片《老兵》感動的人
們，悲痛不已，也讓曾經接受過他幫助的老兵們倍感哀
傷。而一個守望者的殞逝，更加讓人在這個浮躁不安的時
代中，體悟到庶民精神的可貴、可敬與可愛。
據記者了解，侯發明罹患鼻咽癌已經十四年之久。在這

十四年中，他先後接受過兩次放療。其治療的副作用，是
直接導致他失去了一半的聽力，且言語、進食、飲水都出
現了巨大的困難。但即便在這樣艱難的生活狀態下，他仍
舊拖 病重之軀，一次次給那些曾經為對日抗戰犧牲了青
春、作出了貢獻的中國軍隊老兵，送去生活資助款、過冬
的棉衣以及中國人傳統三節（春節、中秋、端午）的慰問
品。
彭玉婷介紹，《老兵》鏡頭之外的故事，其實更感人。

因為癌病導致進食功能退化，侯發明每次探訪抗戰老兵，
都不能與志願者們一道吃飯。拍攝《老兵》時，在嚴嚴寒
冬之中，侯發明也只能自己攜帶熱水壺和雞蛋，在大家進
餐時，自己將兩個生雞蛋攪拌進熱水中，然後一點一點地
吞服下去。平時在家，這樣的進食方式每次差不多要用一
兩個小時。而在外幫助老兵，他則不顧喉部的痛感，加快
進食速度。一直以來，每次看望老兵，他都是這樣做的。
《老兵》的結尾，在悽楚的鋼琴聲中，侯發明一個人走

在沙洋的街道上，他的背影漸漸遠去。如今，他確實已經
遠去。當鏡頭還原到現實中時，志願者們才真的感受到：
他們失去了一位好長輩、好同道、好夥伴。
「你們在記錄一個時代，一個人群，而你們自身也在被

時代記錄，有何感想？」記者問道。「守望者，往往就是
身邊人。」這是彭玉婷對記者提問的回覆。「侯哥給我們
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尤其是在這個崇高的事業中，回
看《老兵》，確實是對他最好的記錄。惟有做好今後的關
懷老兵工作，才是對他最好的緬懷。我們，是歷史的守望
者。」這是志願者的感性告白。

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林少陽，曾經留
學日本，是本港目前鳳毛麟角的日本近
現代學術史、思想史研究者。看過《老
兵》的他，對於該片創製人員的思考、
視角以及奉獻精神，給予了高度的評
價，認為這是一種在當代多元、開放的
文化時代格局下，以平民視角為突破口
的一次「歷史敘述」的嘗試。
林少陽認為，「歷史敘述」必須是多

元的，不能為單一話語專斷，正如清朝
大史學家章學誠所言：「有天下之史，
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
史。」歷史有 重要的傳承功能。歷史
敘述的主體也必須是多元化的，老兵們
的口述史令他們自己成為敘述主體，他
們的口述記錄，提供了將他們的經歷和
所感歷史化的契機，而他們作為歷史的
親歷者，其歷史事實長期處於隱沒之
中。而當年對日抗戰的見證者，隨 時
間的流逝，已經漸漸故去、消逝。對於
那場耗盡了全國全民心血的戰爭，中國
人的概念很多時候是從教科書的歷史敘
述中得來的。其實這多少也是「歷史敘
述」多元性、歷史敘述主體性的不足。
林少陽提及，在日本，也有許多左翼人

士、中日友好人士進行日本老兵的口述史
記錄。其目的、意義都是相類似的，都有
抗衡單一的、甚至是右翼保守派的歷史敘
述，因此，這些口述史的學術、倫理的意
義，不可小覷。他尤其強調，中日都必須
面對歷史，才有真正的未來。
因此，林少陽覺得，《老兵》這部片

子，在器材極為簡易的情況下，從老兵
和志願者這兩個角度，重新詮釋出當年
那場衛國抗戰的歷史記憶與意義，讓數
十年前的歲月不再是書本的文字或者符
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他認為，
一個國家的歷史，是由不同區域的歷
史、不同人的個人歷史組成的，國史從

來不能夠是空洞無物的，尤其不能以
「國」去民、以「國」去人。尤其，他表
示樂見年輕一代以高度的公共意識，以
一己微薄之力發起這一老兵口述史行
動。
他強調，歷史敘述的最高之處在於其

倫理的價值。中國乃文史大國，正與此
有關。史只有訴諸語言，方可成為史，
只有記錄，方可抗衡時間的消逝。史，
永遠都意味見證，而見證是為審判而存
在的。所以才有偽史，偽飾。輕者偽
飾，重者，無非是偽證。中國乃史之大
國，也正在於此倫理價值。司馬遷不畏
強權、寫下不朽《史記》之凜然動力。
林少陽說，《老兵》的歷史敘述，也正
在於為歷史提供寶貴的見證，而他們所
見證的，不僅是侵略者，也有勝利後他
們作為小人物的經歷體認。
林少陽特別指出，對日抗戰是極為慘

烈和悲壯的，但中國以往的所謂「抗日
神劇」，許多確實不夠嚴肅，甚至有商業
化之虞，這實質上是對歷史的一種不尊
敬。他始終覺得，健康、正確的影視文
化，應當對歷史有一份承擔。也是在這
個意義上，他認為口述史在學術上有
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看了《老兵》，林少陽教授對該片主創

人員、片中的志願者倍加讚揚。他認
為，政府或者社會機構，應當將更多的
資金、資源，投放給中國青年人，以記
錄多元的、有血有肉的歷史敘述；是老
兵，讓中國人今日能夠安享和平的生
活，是關愛老兵的志願者以及《老兵》
的主創人員，讓這段不可以被忘卻的記
憶得以延續。「這些拍攝者，是令人驕
傲的青年一代，是歷史敘述主體及視角
的多元化、歷史敘述微觀化的代表，看
到這樣的片子，很欣慰，」林少陽教授
如是說。

因為有了網絡，有了門戶視頻網站，
社會看到了《老兵》，看到了湖北這群普
通中國人的動人努力和拚搏。這種小歷
史的書寫，是如此溫馨和麗質。
「愛國」這個詞，在各國語境中，都

沒有太大的爭議，算是正面和進步的一
種思想、情感和認知道德。然而，在本
港，有時卻成為了一種標籤和符號，甚
至引起爭議與辯論，實在是一個不正常
的現象。
在中國內地，不少青年人，如同《老

兵》的製作者們，如同片中的志願者
們，在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自己的小歷
史、小思想。但是，這背後，卻是大而
宏觀的愛國情懷。因為在不少人的眼
中，這段歷史，是不能夠被遺忘和否定
的，它承載了太多中國人曾經的理想、
青春甚至生命。這是一種歷史縱深感的
表達和體現。
因為歷史的緣故，本港不少人對於國

家的歷史，缺乏了解和認識，形成了只
知城市史、不知民族史的現象。甚至，
在部分人的意識中，對當年香港游擊隊
員抗擊日寇的經歷也是模糊不清。愛
國，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和說教，也不
是簡單的例牌儀式。它是一種內化為具
體行為的思想。《老兵》拍攝所使用的
工具，在熱衷電子數碼產品的本港青年
人眼中，可能早已過時；但是詮釋出的
歷史內涵，卻是經久不衰的。這再次證
明：愛國是微觀而崇高的。
相較於內地，香港在某種程度上有更

先進的技術、更廣闊的視野、更豐富的
資源。這種條件下，是否應更多從本地
的視角，創製一批有家國情懷的作品
呢？記者曾採訪過港九獨立大隊的老戰
士，他們對青年一代的香港人不了解日
佔時期的黑暗，頗為傷心。他們等待
被認可、被記錄。這是本港新一代人的
責任。

小影片大歷史
不久前，紀錄片《老兵》引起

了包括新華網在內的內地諸多傳

媒的關注和熱議。究其原因，乃

是由一群內地「九十後」創作的

該片，從細微鏡頭、小場景、個

人視角，講述了當年參加對日抗

戰老兵們的生活，以及活躍在他

們身邊的民間志願者，是如何進

行關愛活動的。小影片，帶出了

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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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評述：
《老兵》承載歷史敘述

記者手記：
愛國是微觀而崇高的

■片中志願者侯

發明（右）生前

最後一次向老兵

致送慰問金。

■片中老兵張國安的黃埔同學會會員證

■這條通向老兵家中的路，湖北志願者們走過無數次。

■《老兵》的拍攝地湖北農村

■攝製人員李玥、馮立然、陳欣悅、侯月燭（從左至右）

與老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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